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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四回  收覆水負荊登門　避後患運籌帷幄

　　當時紅珏同楊老三說了，楊老三也曉得倪俊人的名氣，聽了極口贊成。紅珏因係求教別人的事，不能不親去走一趟。幸她不是

小腳姑娘，出門有許多摸索，兼之昨兒一夜未睡，頭也不必再梳，用刨花水掠一掠，便見光滑。雖然已打發娘姨往小房子中通知潤

生，料他馬上就要來的，但自己有事在身，卻也不便再等，因對老三說：「少停那人來了，你教他樓下坐一會罷。」老三笑道：

「我未必教他馬路上站著的，你放心去就是了。」紅珏一笑出來，喚部黃包車坐了，徑奔無雙的公館而來。她二人雖已久不來往，

紅珏卻認得無雙住的所在。到門口按一按電鈴，小丫頭出來開門。紅珏問她：「奶奶可在家裡？」丫頭回言：「奶奶才起來呢。」

　　紅珏一想不錯，人家吃夜飯了，她還剛起身，真可謂晨昏顛倒了。自己因是初來，教丫頭帶路，直到無雙的房內，見她起來雖

然算起來了，然而身子仍舊橫著，正在那裡吸煙，兩眼半掩，全神專注在煙槍頭上。丫頭叫聲：「奶奶，有客人來了。」無雙猛吃

一驚，想這般大侵早起，有誰找我？舉目看來人，並不相識，心中頗覺詫異。但紅珏若不聽丫頭叫這一聲奶奶，她也萬萬認不得無

雙了。想她當初一張臉，不是和粉捏的一般白嫩麼，現在怎麼又枯槁又黃黑，雀斑滿面，對著煙燈的一點微光，好不令人生怕。此

時無雙也丟槍坐起，紅珏叫她聲：「姐姐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

　　無雙聽了她的聲首，再對她面上仔細端詳了一會，失聲道：「喲，你不是林紅珏老五麼？」紅珏笑道：「著了。」無雙道：

「我們足有十多年沒相見了，你到長胖咧，我可是越長越縮小了，難為你怎的想著我，到此來看我，你不是嫁了個律師翻譯麼？想

必年來很得意呢。」紅珏搖頭道：「怎能得意，說來話長，正所謂一言難盡呢。」無雙見她立著忙說：「立客難當，我們自家姊妹

別裝客氣，不厭我煙榻上骯髒，就這裡請坐罷。」紅珏坐下，將自己情形，大略對無雙說知，自然都是講伯良欺侮她的話，並說她

連我從前一班小姊妹，都不許來往，所以我心中雖然記掛煞你姐姐，只恨不能前來望你。他自己卻只顧在外狂嫖濫賭，棄家不顧，

我越看越不像樣了，有一天我出來買東西，偶然遇見一個老客人，談及我的氣苦，他勸我到他家去坐坐，以便日後來往，誰知家眼

不見野眼見，又不知怎的被那人知道了，他一回家，將我毒打一頓，冤枉我在外借小房子，差不多要我性命的模樣。我曉得他是預

備逼死我，另討別人，因此決意同他割絕，現在我已將衣裳物件搬了出來，寄在一個小姊妹家，自己也打算耽擱在她那裡。不過那

人今天還打發人來。喚我回去。我曉得他不懷好意，哄我回去，落在他的手中，便可由他處置，那時性命不保，死了也沒人替我伸

冤的。所以我決意回絕不去。他一計不成，又施一計，著人來對我說道，明兒自己要來尋我說話。我不知他預備帶了巡捕來捉我

呢？還是怎樣的威逼我？我自己決不是他的對手，那小姊妹又極懦弱無能，可憐我從小就沒父母，養父母現在也不知存亡，上無伯

母，下無兄弟，姊妹們也都散處四方，眼前只有你姊姊一個，真同我的親姐姐相仿，當年你不是也當我小妹子般相待的麼？現在小

妹子有難，務望你姐姐助我一臂。」說時愁眉苦臉，大有淚隨聲下之勢。

　　無雙聽了，一時也沒話可以回答。一來不曉得她要自己幫什麼樣的忙；二來自己也無非是個女流，並沒幫助別人的力量。丈夫

雖有勢力，但他頗不肯多管閒事。若教他硬出場，拆散人家的夫婦，可一定不肯答應。不過聽紅珏的話，也著實可憐。她父母兄弟

之外，只有我一個了，今天一本誠心的前來請我幫忙，我若不幫她的忙，不但令她失望，就是十幾年前的交情上，也說不過去。所

以心中大費躊躇，以致口也開不出了。紅珏見她猶豫，知她誤會其意，忙說：「我並不是要姊姊幫什麼別樣忙呢，皆因他明兒來

時，我恐他用強硬手段，所以要個人在旁壯壯膽，他見我們人多，自然也不敢行強了，況姊姊的名氣，他也知道，有你在旁，他更

不敢放肆咧。所謂幫忙者，就是這點而已，並非廝打起來，要姊姊出場抱不平，或者打官司要姊姊抱腰之意。」

　　無雙一聽，這也不是什麼煩難之事，自然可以答應，若怕老爺知道，橫豎他這些時不來，我瞞過他就是了。心中轉著念頭，口

內也就答應下了。紅珏不勝歡喜，說：「他約的明天晚飯以前，到那裡見我，不過要請姊姊起一個早罷了。」無雙笑道：「我本來

三四點鐘時候，也起身咧。皆因昨晚家中熬煙，我恐他們偷我的膏子，自己看守了一夜，到今天天亮才睡的，睡得遲些，所以起身

也遲了，你教我到什麼地方，還沒說清楚呢！」

　　紅珏即將楊家的地址說了，又道明天五點鐘時候，我打發楊家的包車來接你罷。無雙說這也使得。紅珏見事已辦妥，心中記掛

著潤生，這時候也許已在楊家等我，一個人豈不寂寞。想到這裡，歸心如箭，卻又不便說完話就走的，勉強挨了一刻鐘工夫，起身

告辭。無雙留她再坐一會，紅珏又不得不坐，那時心中可有一百二十個難熬呢。坐過片刻，第二次告辭，無雙准了，紅珏如釋重

負，出門跨上黃包車，恨不得叫他飛了回去。一到楊家，果然潤生已早來了，卻由老三招待他在樓上坐著，並裝起一盆瓜子，一碟

子牛奶糖請他，倒也不見得寂寞。

　　說也奇怪，他二人還是昨夜兩點多鍾分手的，到現在不滿一周時，今天在這裡相見，竟彷彿久闊重逢的一般，說不出心中是悲

是喜。紅珏見了他，不由淚珠兒打從眼眶子內直淌出來，意欲告訴他，自己昨夜受了伯良的氣苦，又一想娘姨想必早已告訴他了，

自己何必多費這番喉舌，所以呆看著潤生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潤生也曉得她昨夜為自己之故，受了伯良的欺侮，心中好生不適意。現

在見了她，本打算上前慰問她幾句，無奈在別人房中，旁邊還有楊老三，說話也有不便，更不知將什麼話可以安慰於她，因此也是

沒話可說。見她眼中流淚，自己鼻孔一陣子酸，眼淚也不知不覺的流將下來了。這情形可真好看，起初兩下子見了面，恨不得撲在

一塊兒去，突然又止步不前，面面相覷，同啞子一般，頓口無言，面上又平添四行眼淚，兩對鼻涕，這不是大有可觀麼。楊老三知

趣，曉得他兩個人必有說話，推頭說我到樓下看他們燒夜飯去，你們坐一會罷。老三走後，紅珏始問潤生什麼時候來的？潤生說：

「我來了好一陣工夫咧。聽老三說，你同我前後腳，我進門你才出去得不多時候呢。」

　　紅珏道：「倒累你等我了。我因那人明兒還要同我死纏不休。」潤生忙道：「這句話他們已告訴我過了，但不知你所請那個姊

妹，肯幫忙否？」紅珏即將與無雙接洽情形說知，潤生亦頗歡喜。紅珏又道：「他來時，我別的倒不怕，只怕他仍舊要嬲我回去。

」潤生道：「你自己酌量罷。他昨夜既將你這般惡打，還有什麼夫婦的情分，你再要跟他回去，豈不是自己跳出了地獄，又要鑽進

去麼！」紅珏道：「誰願意再跟他呢，只是我從前拿過他一千塊錢的身價，現在若要走開，這筆錢恐他未必肯置之不問罷。」潤生

脫口說：「還他一千塊錢就是。」紅珏道：「錢呢？」

　　潤生聽到這兩個字，不覺臉漲紅了。他本來也不敢這樣說得爽快的，皆因他常聽見紅珏說，有錢存在銀行內，故此輕口說了這

句話。現被紅珏兩字駁住，倒弄得太沒下場，幸虧適才眼眶中含的兩包淚，還沒發付盡淨，一時就借他應用了，看他兩眼一擠，淚

往下落哽聲道：「你……不是因我家窮，嘲笑我，我現在拿不出一千塊錢，你難道仍舊去跟了姓袁的不成？可惜這件事不出在一年
之後，到那時我也賺了錢，姓袁的要你還他一千塊錢身價，自然該派我拿出來還的，現在所惜我不……爭氣，只好由你……」說到
這裡，泣不成聲。紅珏見了，好不心痛，說：「你為何氣苦呢？我也曉得你沒有錢的，並不是要叫你拿一千塊錢出來，原是一個譬

喻的話，設如一票上要拿出一千塊錢，到也頗為吃力，這個意思，你以為什麼緣故呢？難道因你拿不出錢來，要逼殺你了不成？癡

孩子，快些住了哭，老三馬上就要上來的，見了豈不被她暗笑。你再要哭時，我心中也難受得很呢！你難道不曉得我，昨夜受了別

人的氣，今天你再來惹我的氣，這倒不像是來安慰我了。好心肝，好寶貝，聽我的話，快快住了哭罷。」

　　潤生聽她這般相勸，自然也趁勢不哭了。紅珏又對他說：「你明兒一得空，就到這裡來陪我。我現在被你陪慣了，沒你在旁

邊，就覺十二分不舒服呢。」潤生道：「你為何不搬到我那邊去住，豈不比住在別人家裡便利。」紅珏便將娘姨獻策，暫避嫌疑的

意思，對他說知。潤生點頭稱是，忽然想起了一樁事，說：「我明天不能到此地來了。」紅珏問因何不能來此，潤生道：「你不是

說，姓袁的明天也到這裡來同你說話麼？我如何好同他覿面。」紅珏道：「那有何妨，他來的時候，你只消到樓上來坐一會子，橫

豎我的臥房，設在樓下，他也決不能到樓上來的。待他走後，你再下去就是，這樣又何致覿面呢。就使覿了面，也不妨事。這裡是



別人家的住宅，他能管得了沒男子來往麼？」

　　潤生聽了，亦無他話。二人又敘了些閒言，楊老三上來，招呼他們吃夜飯，潤生就在他家用了晚飯，飯後，三個人談談說說，

老三吸煙，他二人便唧唧噥噥，敘他們的私話。不知不覺間，已到三更時份。老三命人弄半夜餐出來吃了，潤生又挨了好一會，差

不多有兩點鐘時候，方依依不捨的，別了紅珏，自回小房子中住宿。依紅珏心思便欲留潤生住在這裡，無奈在別人家中，難為情開

這句口，不得已只可讓他走路。可憐她這一夜，不得不孤眠獨宿了。幸虧房中有娘姨陪著，她女兒睡在旁邊，尚不致寂寞。次日，

因係伯良約著相會的日子，紅珏當他做鴻門赴宴一般，不敢不鄭重其事。早早起來，梳好頭，飯後又叮囑老三的車夫，三點鐘就往

愛爾近路去接倪老爺的太太，寧可早去多等些時候，莫要遲去了。因無雙吸煙的人，自有一種煙脾氣。若沒人去催她，挨得一會是

一會，三點鐘就催她起來，不知五點鐘能否各樣定當了出門口。如若五點鐘始去接她，只恐她那時候猶在床上，摸索下來，怕不要

七點鐘出門麼。所以她特地打發車夫早走，自己卻和老三商酌了許多對答伯良的言語。不一會潤生也來了，恰值她二人談論，設或

伯良不用強硬手段，卻用軟騙工夫，要求紅珏回去，便如何對付？潤生從旁岔口道：「既已出來，自然拿定主意，不回去的了。倘

若仍舊搬回去，自己就使好意思，豈不被旁人恥笑。」

　　老三打算勸紅珏看事行事，倘若伯良肯承認以後不管束她，任其自由，也不再欺侮她了，這樣算得扳足了面子，也可以就此趁

風收篷，仍舊言歸於好。這是楊老三的念頭，紅珏心中也是這般意見。現在被潤生三言兩語，將老三嚇得不敢再勸紅珏。因她曉得

男女交際上的事，第三人不大容易插口。明明一片好意，有時竟怨毒結得很深的。老三也是個中人，故此不開口了。紅珏的心思，

也當時別了過去。決定主意，無論伯良軟來硬來，一心不再跟他回去的了。他所請那位保駕將軍，三點鐘打發車子去，直等到五點

半才接回來，幸虧伯良沒比她先到，紅珏已等得萬分心焦。楊老三同她因是初會面，由紅珏替他們介紹見了，無雙笑對紅珏說：

「幸虧你的車子來得早些兒，我還睡著，聽他們說，包車接我來了，我還當是五點鐘到，慌忙起身出來，揩了面，才見鍾上只得三

點半。我若知如此之早。罰咒也不肯起來的，一定還要挨些時候被窩呢。那時已揩了面，倒也不便再鑽到床上去睡了，就此梳頭換

腳，只吸得五六筒煙，我覺一點兒不曾耽擱，誰知到此地已這般時候了。倘若你包車再來遲些，豈不更遲了麼！」

　　紅珏笑說：「我原曉得你的脾氣，所以特地命車夫早來的呢。」無雙一笑說：「你倒促狹得很。」潤生坐在旁邊，紅珏見無雙

兩眼只顧看他，心想這倒不可不替她介紹，日後相見的時正多呢，因指指潤生，對無雙說：「昨天我告訴你，在外買東西的時候，

遇見的客人，就是他。」無雙暗說：「該死，她昨兒告訴我是從前的老客人，我想客人上加了老字，一定是十幾年前的朋友，因她

不做生意，也有六七年了，看這小鬼，今年不過二十多歲，滑氣滿面，也不像是個有錢人的子弟，未必十幾年前頭就跑堂子做花頭

了，明明是她新近相與的小滑頭，卻在真人面前說假話，休想哄得了我。然而也不干我之事，因對潤生笑了一笑，潤生慌忙鞠躬還

禮。這時候，忽聽得外間叩門聲響，原來是伯良來了。紅珏不由心中突突亂跳，潤生更慌了手腳，拖住紅珏的膀子，說：「我藏到

哪裡去呢？」

　　紅珏未有回話，老三說：「不打緊，你坐在這裡樓上便了，我們都要下去的。」潤生依言坐下，一張臉也嚇青了。」那時娘姨

已將伯良開進門來，高聲喚：「奶奶，少爺來了。」紅珏在內接口道：「請他樓下坐罷。」於是紅珏當先，無雙居中，老三殿後，

三個人同下扶梯。伯良並不在客堂內，已由娘姨指引他到紅珏新設的臥房中坐了。紅珏一心要看他一個人來的，還是有巡捕人等同

來，所以急急奔進廂房中，豈知見伯良非但光身一人，而且滿面笑容，一團和氣，全不似來尋淘氣的模樣。伯良也看見紅珏背後跟

著兩個女人，料其中有楊老三在內，更有一人不知是誰？既是紅珏的朋友，不可不敬重幾分，慌忙站起身，對她們鞠躬為禮，無

雙、老三也忙答禮相還。紅珏見了伯良，不知怎的心中陡然漲出一股氣來，頓時把臉一沉，眼一白說：「你來做什麼？這是我小姊

妹的家中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就使自己不要場面了，也該留點兒別人的場面，為何要你到這裡來呢？」說時聲色俱厲。伯良聽了，

毫不動氣，倒反賠笑道：「你休說氣話了。既然你知道是別人家裡，就該早些兒回去，我來有什麼事，你是極聰明的人，難道這點

兒事還猜不出麼？自然因你賭氣出來，不回家去，故而特地來請你回家的了。你想我不能一天到夜在家看屋的，我出去了，你便是

一家之主，你若走開，還成個什麼人家呢？這是你要自己明白的。搭起一份人家，很不容易，要拆掉他可是很容易的呢。不過為人

在世，能得有多少年安享家庭的幸福，不是天南地北，便是人事潦倒，既然有歡歡喜喜的日子過著，何犯著再尋出許多煩惱來

呢！」說罷，對著無雙、老三道：「二位姐姐，你想我這句話說得是不是呢？」

　　她兩人聽伯良講的話，句句入情入理，雖然想幫著紅珏駁他幾句，其奈無瑕可擊，現在伯良問她們是與不是，他們既不敢和伯

良的調，卻又沒話可以答付他，因此兩人面面相覷，不能開口。紅珏卻怒氣填胸，指著伯良罵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說得好風涼話，

究竟是誰尋誰的煩惱來？前夜你若不動手打我，我同你放過屁麼？我雖然是個女子之身，卻從小時候就自由慣的，現在也不曾賣給

你們姓袁的做奴做婢，萬萬輸你不著打我，你前天吃了生人腦子打了我，我也決不能同你就此干休的，本來要同你講講理，這位楊

家三姊姊，那一位倪俊人老爺的太太，都也我要好姊妹，教她們評評理，看是誰的不是？若說我既已出來了，再要進你家的門，勸

你今生休想。知趣的快些出去，這裡沒你的坐身之處，休得老著面皮，叫人替你難受。」

　　伯良聽她說到倪俊人老爺的太太八字，暗想原來你還弄了頂大帽子來罩我呢，我不預備同你打官司，有何懼哉，雖然紅珏口口

聲聲罵他，他倒不以為意，仍舊賠著笑說：「那也不過是我一時之火，夫妻反目家家有，未必見得都同你一般氣得跑了出來不回家

的呢。前夜之事，算我錯了，我今天親自到此給你賠罪，你也可以消了氣咧。三小姐同倪太太二位，都是很明白道理的。大凡人有

過，既然自己曉得改了，便可恕他無罪咧，二位以為何如？」二人仍張口結舌，回答不出。紅珏接口罵道：「誰同你是夫妻？問你

可有我的庚帖？什麼人做的媒？在什麼地方結的婚？你請了多少酒？既然嫁了你，為何不到你自己宅子裡去，卻在外間借小房子？

我當初也不過同你話得投機，所以暫住在一塊兒。現在意見不對了，自該各走各的路，有什麼牽絲不休的話呢。」

　　伯良聽她仍和那夜一般口氣，心中未免著惱，但猶以為紅珏怒氣未消，指望勸得她回心轉意，言歸於好，所以不敢發作，強自

笑道：「你說出笑話來了。既在一起，就是夫婦，哪有什麼假借的，外間人人叫你袁家奶奶，難道你沒有聽見麼？雖然未有你的庚

帖，但那一千塊頭身價，莫非你也忘了不成？綜而言之，這是樁極小之事，我錯也罷，你錯也罷，彼此肚裡明白。至於前夜我動手

打你，委實是我錯的，但也是一時之怒，為甚緣故，你肚子裡更為明白。現在話過休提，我勸你仍舊好好兒回去。你若恨我常在外

間嫖賭的話，自此以後，我除卻應酬之外，決不出門，在家陪伴著你。你也不可再多向外走了，倘覺厭煩，不妨小姊妹那裡跑跑，

或請他們來家叉叉麻雀，也是消遣之法。至於拆開這句話，休得說起，我委實坍不下這個台。到底我也在場面上走走的，若被人說

一句某人同女的拆開了，這不是很難為情的麼！便是你自己也未必見得光輝呢。請你自己肚裡回想回想，我這句話到底有錯沒

錯！」

　　這幾句話連老三、無雙二人聽了，也暗暗贊成，覺得伯良真是寬宏大度，不說別的，就是適間紅珏罵他鈍他的話，可算得尖刻

到極點了，他非但不動怒，反虛心下氣的勸她，這種好脾氣的男人，若被我們嫁著了，再也不肯同他拆開的。不知紅珏是何居心？

這樣百折不回，若非潤生面上的關係，早已勸她跟著伯良走了。但紅珏聽了伯良這些話，一條硬心腸，也未嘗不軟了下來。無如適

間潤生有言在先，無論如何，不再跟伯良回去。現在若變計跟他走了，如何對是住潤生。她倒不想著不跟伯良回去，如何可對得住

伯良。可見她一竅不通，被色字迷住了呢。當下她仍將頭一陣子亂搖，說：「你休多費唇舌了，我聞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做事，成

則成，不成則罷，何用這許我夾嬲。老實告訴你，姓袁的飯，我現在吃不來了。別的沒有話，那一千塊頭，是你替我墊著還債的。

我到你家以來，沒做過外快生意，所以仍舊沒有錢還，待我尋著戶頭，再同你算賬便了。」

　　她說這句話，意思便是要賴掉他一千塊錢。伯良氣昏了，也沒聽得明白，只有姓袁的飯現在吃不來了兩句話，直鑽進他的心

內，知道紅珏去志已決，勸也徒然，所以呆得半晌不能說話。老三、無雙二人，見此情形，都替伯良可憐，暗怪紅珏心辣。紅珏看

了她二人面色，已知她們的存心，深恐再挨下去，自己心思雖然拿得定，不為伯良所移，只愁她兩個倒要幫著伯良勸我回去了。無



如伯良又挨著不即出去，真是沒法可施。不得已只可硬一硬頭皮，對伯良說：「少爺你請坐罷，愛坐到什麼時候，就坐到什麼時候

去。」又對老三、無雙二人說：「我們上去咧。」

　　她兩個也覺看見這種情形，心中頗不舒服，因此知難而退，三個人一同上樓，把伯良一個人陰乾在下面。樓上潤生不知他們交

涉如何，隔著樓板聽話，又不十分真切，心中焦灼萬分。好容易見她們上來，即忙迎上去，問話兒怎樣了？無雙、老三都冷冷的不

做聲。紅斑也只回了句沒有怎樣四字，就此一語不發。潤生更覺納罕，看她三個人面上都是一臉的不高興，嚇得他也不敢開口了。

於是樓上四個人呆對著。樓下伯良眼看著紅珏棄他不顧，上樓而去，這一股氣自泥丸宮直透湧泉穴，四肢百骸，無不充滿。惜乎在

別人家內，若在自己家中，他便把房子拆掉了，也消不得他心頭之火，當時惟有長歎一聲，喚娘姨關門，自己怒衝衝出來，往王巧

林那裡訴苦去了。娘姨報告紅珏，說：「少爺已去。」老三、無雙二人聽了，都搖頭不語。紅珏卻對娘姨發火道：「去就去了，難

道要我請他回來不成？」

　　娘姨受了個沒趣，趕緊腳底下明白，走了出去，裡面四個人仍舊鴉鵲無聲了多時。第一個是老三開口，她見時候不早，喚底下

人端整夜飯。無雙便欲告辭，老三說：「決無此理，姊姊既然到我這裡來了，應該用了晚飯去。倘若要緊走，就是瞧我做妹子的不

起了。」紅珏亦勸她休走，無雙只得坐下。紅珏本預備著她來吸煙的，所以早已挑來兩塊錢煙膏，此時擺開煙具，自己動手，打好

了一個煙泡，裝上鬥子，始讓無雙吸煙。老三也下樓指揮底下人做菜去了。潤生見紅珏一個人閒著，忙問她適才同伯良究竟怎樣的

接洽？紅珏說：「並無別樣說話，他仍舊勸我回去，我的意思，也覺回家的為妙。」潤生大驚道：「你答應他了沒有？」

　　紅珏道：「答應雖沒有答應，不過我想天下人的面貌，是容易看見的，天下人的心，卻很不容易看見，必須年深月久，方能試

驗出來。我覺幾年以來，姓袁的待我並沒大錯，就是這一回打我，歸根結蒂，還是我自己對他不住，男子漢誰沒有氣惱的，今兒他

自知粗莽，親自登門謝罪，也算至矣盡矣了。我現在丟開他，雖然容易，只恐日後跟的人，反不如他，那時我非但自己回想起來，

懊悔煞，更不免被他暗下笑煞呢。」潤生聽了，不勝氣憤說：「你怎曉得後來的人不如他呢？」紅珏對他看了一眼道：「你以為抵

得上他的麼？」潤生道：「自然比他要勝過幾倍。」紅珏微笑搖頭道：「只恐未必。」潤生臉都氣紅了，說：「你休看殺別人，我

自信年紀雖輕，愛情卻還懂得。自從相識你以來，有幾個從前相熟的倌人大姐們，著人來叫我去，我都回絕了不去，這就是同你要

好的明證。」

　　紅珏笑了一笑說：「只恐眼前雖好，日久便要厭煩了。這種男人，世界上多得很呢。」潤生賭神罰咒，說：「你若從袁某人那

裡出來了，肯跟我，我一輩子決不負你，倘有負心，天誅地滅如何？」紅珏道：「但願你能不失信，我就吃苦些也願意的，只愁你

口不應心罷了。」潤生道：「一定不失你信。」紅珏對他親親熱熱的看了一眼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潤生大喜，今夜他仍在這裡吃過

半夜餐才走。無雙因曉得俊人不回公館，故同他們談談說說，吸吸煙，差不多東方發了白，她方興辭欲走。紅珏將老三的包車夫，

從暖烘烘的被窩中喚起來，送他回去。自此之後無雙又同老三結了個小姊妹，閒來沒事，便到她這裡來，帶道看看紅珏，彼此購今

說古，吐霧吞雲，很為有趣。潤生更沒一夜不來相陪紅珏。光陰易逝，轉瞬工夫，已半個月過去了。紅珏見伯良方面，自那日親自

登門，觸了個霉頭回去之後，竟毫無舉動，心中頗解納罕。著人出外打聽，方知他早已把王巧林娶回家裡。紅珏始恍然大悟他不來

的緣故，漸漸也有些疑惑到自己的秘密戳穿，也許是巧林搬弄是非。但事已至此，何用再放在心。況自己也不預備再跟伯良過日子

了，所以雖聞他娶王巧林的消息，倒也並不吃醋。暗忖他既已討了人，對我方面，大約取放任主義的了，我何必再在這裡守著，累

潤生住既未便，往來又疲於奔命，因同老三商量，搬往小房子中居住可好？老三沒有主見，便又請無雙過來商議。無雙說：「別的

不打緊，只恐他見你住在這裡，扳不到你的差頭，故取放任主義。若聞你已與別個男人住在一起，他忽然出場干預起來，你沒同他

正式離異，他尚有管束你的權柄，娶妾乃是另一問題，你倒不可不防。」

　　紅珏急道：「若是這樣，常被他陰乾在這裡，也叫人如何了局呢？」無雙聽說：「皺緊眉頭，沒法可想，看看紅珏、潤生兩

人，都急得眼淚汪汪，彷彿要哭出來了，無雙安慰他們：「休得擔憂，做姊姊的自有道理，且讓我慢慢兒想一個萬全之策。」說

罷，睡倒床上，抽了幾筒煙，忽然坐起身，笑說有了，對潤生道：「小老二，你快去看一所房子，須要秘密些看對了，就將那邊的

器具物件搬過去，也不可讓左右鄰舍知道你遷居何所。」又對紅珏說：「你可往外間一班小姊妹那裡，揚言回蘇州去住，一方面悄

悄的搬往新屋中去，只消自己腳頭緊些，不輕露面，這裡若有人來問時，也說你往蘇州去了，照此避過了三五個月風頭，再串個人

出來，到伯良面前，探探口氣，說你已在蘇州嫁了人，看他表示如何？他動怒的，勸勸他。他若不動怒，你們就可出面，不妨說是

蘇州所嫁的了。」

　　紅珏、潤生二人聽說，都贊不絕口。便是老三也暗暗佩服她的計較高明，不愧是個老資格人物。當夜畫策既定，次日潤生便如

法泡制。因貪地方冷靜，所以房子借在寶昌路上，不知紅珏合與不合，故令她自己也去看看。事有湊巧，恰被伯良的朋友碰見。紅

珏雖不認得他，他也卻認得紅珏。這人還沒知道伯良已與她絕了，還當伯良要搬場，所以一見面，就問他府上可是要喬遷了，伯良

問他何來此言？那人說：「看見尊夫人在寶昌路某裡認房子呢。」

　　伯良知他指的紅珏，當時一笑而罷。後來忽聞外間傳言，紅珏回蘇州去了，心中未免詫異。再叫人往那朋友所說的地址打聽，

果然新近有一男一女，兩個娘姨，一個姑娘，搬進去住了。伯良此時方知他們的用意，暗罵你們敢在我面前掉此槍花，若不給點兒

顏色你看，豈不被你一輩子當我阿木林了。想要辦他們吃官司，登在報上，反損自己的名譽。不過我娶她時候，一千塊錢身價，那

天在楊家，彷彿聽紅珏說過一句，暫時沒錢，待尋著了戶頭還你，現在她不是有了戶頭麼，我這筆錢，正可要她出來，何犯著讓他

們適意。伯良存心如此，他自己並不出馬，卻托了一個做包探的朋友，往見紅珏，說袁某托他來的，現在你們既在一起了，他也不

願意拆散你們的鴛鴦，不過那一千塊錢身價，你曾親口答應，有了戶頭還他的，所以他命我代表來取，你馬上可以給我帶去的最

好，約期來拿也好，就是大家請一個律師到公堂上交割，亦無不好，請你們大裁決斷。

　　紅珏等初見伯良著人來此，宛如飛將軍從天而下，不覺驚得呆了。後來聽他出的條件，並不太苛，只要還一千塊錢，想想花了

這筆錢，就可一刀兩斷，卻也未為不美。但平白的要出鬆一千塊錢，未免又有些兒肉痛，當時決斷不定，因約那人明天回音。紅珏

意思，要打個折頭。伯良決意不允，講了三天價，仍舊拿出一千塊錢完事。這方面糾葛了清，紅珏便欲大大的請一回客，叫姊妹朋

友們都曉得自己同姓袁的斷絕關係，現在跟了姓徐的，日後有事，也好出面，免得鬼鬼祟祟的掩在這裡，被人背後談論，反覺難

聽。和潤生商量，潤生自然樂從。於是紅珏擇日大宴賓客，無非是她平日往來的一班姊妹們。有些認得潤生，有些不認得潤生。紅

珏一一為他們介紹相見，彷彿開了一場文明結婚的喜筵。潤生得意非凡，出去逢人誇張，自不消說。紅珏倒並不阻止他告訴朋友，

她以為知道這件事的人愈多，他們也愈開闊的。不過這一來，伯良索去一千元，請客免不得又要將房屋佈置得像模像樣，統計所

花，約有二千金左右，這筆錢教潤生賣掉身子也不夠，自然都由紅珏挖的腰包。你想她乃是一錢如命的人，過後怎不肉痛，不過同

啞子吃了黃連一般，叫不出的苦罷了。偏偏潤生還不爭氣，有一天回來，對她說：「外間朋友們，都說我弄著有錢的老被，現在發

財了，何必再吃別人的飯，為什麼自己不弄些本錢開爿店呢。我也想，你有銀子，存在銀行裡，為何不交給我，幫你做做買賣，豈

不大家有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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